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古典文化大成·古典著作卷! ! ! ! ! ! ! ! ! !

中国古典散文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 % & ’’#(# & $"$ & )

!! 中⋯* "! 北⋯* #! 文化—中国—资料* $! ""++ & (

中国版本图书馆 !"#数据核字（"##(）第 ,’%%’+ 号

中国古典文化大成·古典著作卷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 $ ,-

印* 张：,###

字* 数："#，### 千字

版* 次："##, 年 ) 月第 , 版

印* 数：, & (，###

书* 号："%&’ % & ’’#(# & $"$ & )

定* 价："#’#! ## 元（全 ,#) 册）

中国古典散文



先秦散文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

初，郑武公娶于申［1］，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
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

公即位，为之请制［2］，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3］，他邑唯命。”
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4］。
祭仲曰［5］：“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6］。君将不堪。”公曰：“姜
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
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
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7］。公子吕曰［8］：“国不堪贰，君将若
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
庸，将自及［9］。”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凛延［10］。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
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11］，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12］。公闻其
期［13］，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

鄢，［14］，公伐诸鄢。五月辛丑［15］，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

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16］。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颖［17］，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
之。颖考叔为颖谷封人［18］，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19］。
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20］。”
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21］。”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
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22］，隧而相见［23］，
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24］：“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
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25］。”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

锡尔类［26］。”其是之谓乎？
——《左传》隐公元年

［1］郑武公：名掘突，郑国第二代君主。娶于申：娶申国国君之女为妻。  ［2］请制：请以制作为

共叔段封地。制，又名虎牢，在今河南巩县东。  ［3］虢叔：周文王之弟。封于东虢。其后世为郑

武公所灭。  ［4］京城大叔：段封于京（今河南荥阳东南），故称京城太叔。  ［5］祭仲：郑大夫。

［6］非制：不是先王之制。  ［7］西鄙北鄙贰于己：西与北之边邑既属庄公，又属于段自己。贰，

指两属。  ［8］公子吕：字子封，郑大夫。  ［9］将自及：指段将自取其祸。意不必先除之。  ［10］

糜延：郑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北。  ［11］完聚：指修茸城池，聚集民众。  ［12］夫人将启之：

夫人武姜将为段开城作内应。  ［13］其期：指段袭郑的日期。  ［14］鄙：在今河南鄢陵境内。  ［15］

五月辛丑：指隐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  ［16］郑志：谓诛杀段，乃郑伯本意。  ［17］城颖：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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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临颖西北。  ［18］颖谷：今河南登封。封人：管理边界的官。  ［19］舍肉：将肉放置一边不食。

［20］遗之：送给她。指将肉羹送给母亲吃。  ［21］繄（音衣）：句首语助词。  ［22］闭地及泉：

掘地见泉水。  ［23］隧而相见：意谓入隧道至泉与母相见，以践其“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

［24］赋：指诵诗。  ［25］洩洩（音曳）：心情舒畅的样子。  ［26］“孝子”二句：见（诗经·大

雅·既醉）。

曹刿论战
《左传》

十年春［1］，齐师伐我［2］。公将战［3］。曹刿请见［4］。其乡人曰：
“肉食者谋之［5］，又何间焉［6］？”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
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
“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

“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7］。”
公与之乘［8］。战于长勺［9］。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
判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10］。刿曰：“未可。”下视其辙，
登拭而望之［11］，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12］。吾视其辙乱，望其
旗靡，故逐之。”

——《左传》庄公十年

［1］十年：指鲁庄公十年（前 684）。   ［2］我：指鲁国。   ［3］公：指鲁庄公。  ［4］曹刿

（音贵）：鲁国人。  ［5］肉食者：指官僚。   ［6］何间焉：何必参与呢。  ［7］请从：求随从

赴战。  ［8］公与之乘：鲁庄公同曹刿乘一辆战车。  ［9］长勺：鲁地名，故地在今山东曲阜境。  ［10］

驰之：追逐齐兵。  ［11］拭：古代车厢前用以作扶手的横木。  ［12］惧有伏焉：恐有伏兵。

子鱼论战
《左传》

三月［1］，郑伯如楚［2］。夏，宋公伐郑［3］，子鱼曰［4］：“所谓祸
在此矣！”

八月，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5］：“天之弃商久
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
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
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

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6］。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7］。古之为军也，不以
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徐，不鼓不成列。”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

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8］，获则取之，何



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

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9］。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
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可也［10］。”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 三月：指鲁僖公二十二年（前 638）三月。  ［2］郑伯：指郑文公。  ［3］宋公：指宋襄公。

［4］子鱼：宋公子目夷字子鱼。  ［5］大司马：主管国家军事的官。固：公孙固，宋庄公的孙子。  ［6］

门官歼焉：守卫宫门的官被杀死。  ［7］二毛：指头发花白的人。  ［8］胡耇：年老的人。  ［9］

服：投降。  ［10］鼓（音吞）可也：击未成阵势的敌人是可以的。不整齐。

邵公谏厉王弭谤
《左传》

厉王虐［1］，国人谤王。邵公告王曰［2］：“民不堪命矣。”王怒，得
卫巫［3］，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

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4］，史
献书，师箴［5］，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
瞽史教诲，耆艾修之［6］，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
犹上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
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

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7］？”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8］。

——《国语·周语上》

［1］厉王：周厉王，姓姬，名胡，暴虐无道。   ［2］邵公：指邵穆公。名虎，周厉王的卿士。  ［3］

卫巫：卫国巫人。巫，以降神为业者。  ［4］替：指乐师。古代多以盲人充乐官。  ［5〕师：指少

师。箴：告诫。  ［6］耆：六十岁以上的人。艾：五十岁以上的人。  ［7］其与能几何：拥护你的

能有几个呢？  ［8］流王于彘：把厉王放逐到彘地去。彘，在今山西霍县境。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

邹忌修八尺有馀［1］，身体昳丽［2］。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
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
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
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
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
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
臣，臣之客欲有于於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
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



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
书谏寡人之过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
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
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战国策·齐策》

［1］邹忌：齐威王时为相，封成侯。［2］昳（音迭）丽：美丽。

触龙说赵太后
《战国策》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1］，
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
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2］。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
［3］，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
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
少益嗜食，和于身。”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4］，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
令得补黑衣之数［5］，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
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6］。”太后曰：“丈夫亦
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

“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7］，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
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
为之位，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
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
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
“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
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独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

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8］。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
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9］，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
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
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10］，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
无劳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战国策·赵四》

［1］ 长安君：赵太后小儿于的封号。质：作人质。［2］胥之：等待他。［3］ 郄：不舒适。［4］ 贱

息：犹言犬儿，不肖子。舒棋：触龙儿子的名字。［5］黑衣：指王宫卫队。卫士穿黑衣，故用以代

指。［6］填沟壑：指死后抛尸于沟壑之中。 ［7］燕后：赵太后的女儿，嫁给燕国国君，故称燕后。

［8］挟重器：拥有贵重的宝物。 ［9］山陵崩：喻君主死亡。此指太后死。［10］子义：当时赵国

的知名人士。



鲲   鹏
《庄子·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

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1］，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
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2］，
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
视下也，亦若是则己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
助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

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3］；背负青天而莫

之夭阏者［4］，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5］：“我决起而飞，抢
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
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
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

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6］，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

闻［7］，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8］：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
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

之云；传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9］，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
冥也。斥鴳笑之曰［10］：“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初而下，翱
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辨也。

——《庄子》卷一

［1］ 齐谐：一说人名，一说书名。  ［2］野马：月光中夹杂尘埃的游气。  ［3］培风：乘风。  ［4］

夭阏（音遏）：阻塞。  ［5］蜩（音条）：蝉。学鸠：斑鸠。  ［6］ 冥灵：大木名。   ［7］彭

祖：相传姓篯名铿，唐尧的臣子，封于彭城，历虞夏至商，七百馀岁。久特：独能长久。指长寿。  ［8］

汤：商朝开国君主。棘：相传为商汤时的大夫。  ［9］ 羊角：羊角风，即旋风。  ［10］斥鴳：小

鸟。

卜   居
屈  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蔽障于谗。心烦意乱，不知所
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

詹尹乃端策拂龟［1］，曰：“君将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宁悃悃款
款［2］，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
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愉生乎？宁超然

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慄斯［3］，喔吚嚅唲［4］，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
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5］，如脂如韦［6］，以洁楹乎［7］？宁昂昂若
千里之驹乎？将氾氾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抗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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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8］？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骛争食乎？此孰吉孰
凶，何去何从？世涵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嘿嘿兮，谁知吾之廉贞？”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
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文选》卷三十三

［1］端策拂龟：摆正蓄草，拂拭龟壳。策，蓄草，  ［2］悃悃款款：诚实的样子。  ［3］哫訾慄

斯：求媚恭敬。  ［4］喔吚嚅唲：强笑的样子。  ［5］突梯滑稽：油滑圆转貌，  ［6］韦：柔软

的兽皮。  ［7］洁楹：或作“絜楹”，古联绵字，形容随顺油滑的样子。  ［8］抗轭（音厄）：指

驾辕。

风  赋
宋  玉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1］，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
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
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
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臣闻于师：

‘枳句来巢［2］；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王曰：“夫风始安生哉？”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

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3］，
激飏熛怒，耾耾雷声［4］，回穴错迕［5］，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
也，被丽披离［6］，冲孔动楗，眴焕粲烂，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
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邸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

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蘅，概新夷［7］，被荑杨，回穴冲陵，
萧条众芳。然后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脐于罗帷，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

风也。故其风中人状，直憯悽惏慄［8］，清凉增欷，清清冷冷，愈病析醒，
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

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起于穷巷之间，掘堁扬尘［9］，勃郁烦冤，
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馀。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故

其风中人状，直憞溷郁邑［10］，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
胗［11］，得目为蔑［12］，啖齰嗽获［13］，死生不卒［14］。此所谓庶人之雌
风也。”

——《文选》卷十三

［1］楚襄王：楚顷襄王。兰台：兰台宫。又名楚台，在今湖北秭归城中  ［2］ 枳句（音钩）：枳

树弯曲分杈的树枝。  ［3］淜滂（音乒旁）：形容风声。  ［4］耾耾（音宏）雷声：宏宏风声如雷。

［5］错迕：纵横交错。  ［6］被丽披离：形容风四散的样子。  ［7］新夷：即辛夷花，又称木笔。

［8］憯悽惏慄：形容悲凉寒冷的样子。  ［9］堀堁：冲起尘土。  ［10］憞溷涵郁邑：烦乱忧闷。  ［11］

胗（音枕）：唇疡。  ［12］蔑：通“�”，目疾。  ［13］齰：嚼。嗽获：中风抽搐的样子。  ［14］

死生不卒：不能速死，不能速愈。



两汉散文
过秦论

贾谊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1］，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
下，包举字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2］，
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
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3］，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
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4］，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
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

贤而重士，约从离横［5］，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
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
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
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
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
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馀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伏，弱国入
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6］，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及至始皇，奋六世
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字内，吞二周而亡诸侯［7］，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
以鞭苔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
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
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

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8］，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
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己定，始皇之心，
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馀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9］，甿隶之人，而
迁徒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
行伍之间，俛起阡陌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
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
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
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
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絮大，比权
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
［10］，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11］，
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12］，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文选》卷五十一

［1］秦孝公：秦献公师隰之子，名渠梁，在位二十三年。  ［2］商君：商鞅。在秦实行变法。  ［3］

惠文、武、昭：秦惠文王，名驷，孝公之子。秦武王，名荡，惠文王之子。秦昭襄王，名稷，武王异



母弟。  ［4］合从缔交：采用“合纵”之策，缔结同盟。  ［5］约从离横：以“合纵”之策，破秦

“连横”之计。  ［6］孝文王、庄襄王：秦孝文王，名柱，昭襄王之子。秦庄襄王，名子楚，孝文

王之子。  ［7］二周：指西周与东周。  ［8］践华为城：据华山以为城。  ［9］瓮牖绳枢：其居

处以瓮为窗，以绳为枢。言陈涉出身微贱。  ［10］八州：中国古分为九州。除秦之雍州外，馀为八

州。  ［11］七庙：古天子有七庙，把祖先七代。见《礼记·王制》。  ［12］身死人手：指秦二世

为赵高所杀，秦王子婴为项羽所杀。

七发
枚  乘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1］？”
太子曰：“惫！谨谢客。”客因称曰：“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方

富于年。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袭逆，中若结轖［2］。纷屯澹淡，
嘘唏烦酲。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百病咸
生。聪明眩曜，悦怒不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太子岂有是乎？”太子曰：
“谨谢客！赖君之力，时时有之，然未至于是也。”客曰：“今夫贵人之子，
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脆，脭m 肥

厚。衣裳则杂遝曼暖，燂烁热暑［3］。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
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

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4］；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
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

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5］。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于
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

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6］，巫咸治外［7］，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
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
沉之乐，浩唐之心，遁迭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诺。病已，请事
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
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

客曰：“龙门之桐［8］，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以分离。
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
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鹏黄、鳱鴠鸣
焉，暮则羁雌、迷鸟宿焉。独鹄晨号乎其上，鹍鸡哀鸣翔乎其下。于是背秋

涉冬，使琴挚斫斩以为琴［9］，野茧之丝以为絃，孤子之钩以为隐，九寡之
珥以为弤［10］。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歌曰：‘麦秀兮雉朝
飞，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兮临迴溪。’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
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蝼、蚁闻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
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

之饭，持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11］，易牙调和［12］。熊蹯
之臑，勺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脍。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
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饭大歠，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
太子能强起尝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锺岱之牡［13］，齿至之车。前似飞鸟，后类距虚。穱麦服处，



躁中烦外。羁坚辔，附易路。于是伯乐相其前后，王良、造父为之御，秦缺、

楼季为之右［14］。此两人者，马佚能止之，车覆能起之。于是使射千镒之
重，争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曰：“仆
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台［15］，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
无有。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浮游
览观，乃下置酒于虞怀之宫。连廊四注，台城层构，纷坛玄绿。辇道邪交，

黄池纡曲［16］。溷章、白鹭，孔鸟、鶤鹄，鹓M 、鵁鶄，翠鬣紫缨。螭龙、
德牧，邕邕群鸣。阳鱼腾跃，奋翼振鳞。漃漻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
素叶紫茎。苗松、豫章，条上造天。梧桐、并闾，极望成林。众芳芬郁，乱

于五风。从容猗靡，消息阳阴。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17］，杜
连理音［18］。滋味杂陈，肴糅错该。练色娱目，流声悦耳。于是乃发《激
楚》之结风，扬郑卫之皓乐。使先施、征舒、阳文、段干、吴娃、闾娵、尊
予之徒，杂裾垂髾，目窕心与；揄流波，杂杜若；蒙清尘，被兰泽，嬿服而
御。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
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驯骐骥之马，驾飞转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

箭，左乌号之雕弓［19］。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
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

穷相御之智巧［20］。恐虎豹，慴鸷鸟。逐马鸣镳，鱼跨麋角。履游麇兔，
蹈践麖鹿。汗流沫坠，冤伏陵窘。无创而死者，固足充后乘矣。此校猎之至
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

侵淫而上，几满大宅［21］。
客见太子有悦色，遂推而进之曰：“冥火薄天，兵车雷运。旍旗偃蹇，

羽毛肃纷。驰骋角逐，慕味争先。徼墨广博，观望之有圻［22］。纯粹全牺，
献之公门。”太子曰：“善！愿复闻之。”
客曰：“未既。于是榛林深泽，烟云�莫，兕虎并作。毅武孔猛，袒褐
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错。收获掌功，赏赐金帛。掩�肆若，为牧人席。
旨酒嘉肴，羞炰脍炙，以御宾客。涌觞并起，动心惊耳。诚必不悔，决绝以

诺；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陈唱，万岁无�［23］。此真太子之所喜也，
能强起而游乎？”太子曰：“仆甚愿从，直恐为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
矣。
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

［24］。至则未见涛之形也，徒观水力之所到，则仰然足以骇矣。观其所驾
轶者，所擢拔者，所扬汩者，所温汾者，所涤讫者，虽有心略辞给，固未能
缕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傥兮，
浩瀇�兮，慌旷旷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乎崖涘。

流揽无穷，归神日母［25］。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纷坛其流
折兮，忽缨往而不来。临朱记而远逝兮，中虚烦而益怠。莫离散而发曙兮，
内存心而自持。于是澡概胸中，洒练五藏，澹澉手足，颒濯发齿，榆弃恬怠，
输写淟浊，分决狐疑，发皇耳目。当是之时，虽有淹病滞疾，犹将伸伛起躄，
发瞽披聋而观望之也，况直眇小烦懑，酲病酒之徒哉！故曰：发蒙解惑，
不足以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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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曰：“善！然则涛何气哉？”
客曰：“不记也，然闻于师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
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
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
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
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
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旁，则滂
渤佛郁，闇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
随隈，踰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荄轸谷分。回翔青

蔑，衔枚檀桓。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场［26］。凌赤岸，篲扶桑，横
奔似雷行。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

鼓。发怒厔沓，清升踰跇，侯波奋振［27］，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
鱼不及迴，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
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汩潺湲，披扬流洒。横
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沋沋湲湲，蒲伏连延。神物怪疑，不可胜言。
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怆焉。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太子
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
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
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
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文选》卷三十四
［1］少间：稍愈。  ［2］结轖（音色）：结塞，郁结堵塞。  ［3］燂烁（音旬朔）：火热。  ［4］

蹶痿（音决委）：下肢麻痹瘫痪。  ［5］堕窳（音雨）：懒散无力的样子。   ［6］扁鹊：姓秦，

名越人，春秋时名医。  ［7］巫咸：古代神巫。  ［8］龙门：龙门山。在今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之

间。   ［9］琴挚：春秋时鲁国乐官太师挚，善鼓琴。  ［10］九寡：生有九子的寡母。见《列女传·母

仪》。  ［11］伊尹：商汤的大臣，善烹调。  ［12］易牙：春秋时人，以善调味受到齐桓公的宠爱。

［13］锺岱：在今陕西榆林长城外至内蒙河套一带，古代这一地区产马。  ［14］秦缺、楼季：古代

两名敏捷的勇士。秦缺善走，楼季善跃。  ［15］景夷之台：即京台，又名强台，故址在今湖北监利。

［16］黄池：即潢池，护城河。  ［17］景春：战国时纵横家。  ［18］社连：又名田连，古代琴师。

［19］乌号：传说中黄帝使用的宝弓。   ［20］相御：看马和驾车的人。  ［21］大宅：面部。  ［22］

圻：同“垠”，界。  ［23］无君主专制（音译）：无厌。  ［24］广陵：今江苏扬州。古时海潮可

至广陵。  ［25］日母：日出的地方。  ［26］骨母之场：即晋母山。骨，乃“胥”之误。伍子胥为

吴王所杀，吴人立祠于江上，因名胥母山。  ［27］侯波：阳侯波。相传古诸侯阳侯，因罪投江自溺，

为水神，能作波浪。后因称大波为侯波。

上书谏猎
司马相如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1］，捷言庆忌［2］，勇期贲育［3］。
臣之愚暗，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凌岨险，射猛兽，卒然遇
轶才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功，虽有乌

获、逢蒙之伎力不得用［4］，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毅下，而羌
夷接轸也，岂不殆哉！



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后驰，犹

时有衔橛之变［5］。而况乎涉丰草，骋丘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
意，其为害也，不亦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
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盖闻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
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
愿陛下留意幸察。

——《文选》卷三十九

［1］乌获：秦武王时力士，能举千钧。  ［2］庆忌：吴王僚之子，一跑数百里，能追奔兽。   ［3］

贲育：孟贲与夏育。孟贲，古勇士，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咒。夏育，古之勇士。  ［4］逢（音

庞）蒙：古代有名的善射者。曾学射于羿。  ［5］衔橛之变：指马脱缰而奔。衔橛，勒马之具。

答客难
东方朔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壹当万乘之主［1］，而身都卿相之位，泽
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
不可胜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
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

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2］。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
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备。彼一时也，此
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
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身
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仓凛，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
天下震慴，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
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
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
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
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
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
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
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脩身乎哉？《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
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
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学
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鹡鸰，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
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
常形，君子有常行。君于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
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黈纩充耳［3］，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
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之教化如此［4］，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



广矣。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 许由［5］，下察
接舆［6］，计同范蠡［7］，忠合子胥［8］，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
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夫燕之用乐毅［9］，秦之任李斯［10］，郦食
其之下齐［11］，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
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

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犹是观之，譬由鼱鼩之袭狗［12］，
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
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文选》卷四十五

［1］苏秦、张仪：战国纵横家。苏秦主合纵，张仪主连横。  ［2］执戟：指执戟侍从的官。   ［3］

黈（音偷上声）纩：黄色丝绵，悬于冕之两边。  ［4］圣人：指孔子。前所引诸语皆孔子所云。见

《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  ［5］许由：尧时隐士。尧让天下，不受，隐于颖水之滨。   ［6］

接舆：孔子时隐士。曾狂歌讥孔子，称楚狂。  ［7］范蠡：越王谋臣，助勾践灭吴后，退隐五湖。  ［8］

子胥：伍子胥，吴王夫差忠臣，被杀。  ［9］乐毅：燕昭王战将，曾破齐，称雄一时。  ［10］李

斯：秦始皇时为丞相。  ［11］郦食其（音义几）：汉高祖刘邦谋臣。曾说齐王田广归汉，下齐七十

二城。  ［12］鼱鼩（音精渠）：地老鼠。

鸿门宴
司马迁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

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1］。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
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
前行。
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谣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
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
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
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
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
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翳秦卒二十馀万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

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2］。沛公军霸上［3］，未得与项羽
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
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

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4］；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
公居山东时［5］，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
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
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
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
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
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



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
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
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
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
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危酒
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
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

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6］。”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
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
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
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徐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
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

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卻［7］。”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
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

向坐［8］。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
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
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
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
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
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
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
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
裂。项王按剑而踢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哈者也。”
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哈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
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
咱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危酒安足辞！
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
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
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
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
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
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
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

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9］？”
曰：“我持白壁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
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
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

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芒阳间行［10］。沛公谓张良曰：“从此
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
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构，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壁一双，再拜献大
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



“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壁，置之坐上。亚
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
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
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
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
王闻之，烹说者。

——《史记·项羽本纪》

［1］洹水：即安阳河。在今河南安阳。  ［2］戏西：戏水之西。在今陕西临潼之东。  ［3］霸上：

即陕西霸水之西白鹿原。  ［4］新丰鸿门：在今陕西临潼之东。  ［5］山东：指河南崤山以东地区。

［6］倍�* 德：即背德，指忘恩负义。  ［7］有郤：有隙，有裂痕。  ［8］亚父：对范增的尊称。

［9］何操：指带什么礼物。  ［10］芒阳：秦县名，汉改名霸陵，在今西安市东。

报任少卿书
司马迁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1］：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
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

敢如此也。仆虽罢驾，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2］，动
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馒而与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
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

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3］，行若由夷［4］，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
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5］，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
须臾之闲，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
［6］，恐卒然不可为讳［7］ 。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
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
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
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
于宫刑。刑徐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

载［8］，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9］，赵良寒心；同子参乘［10］，袁丝变
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
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
得待罪辇毅下，二十徐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
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闹，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
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
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向

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未议。不以此时引纲维［11］，尽思虑，今已
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12］，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
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
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



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

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13］，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
尝衔杯酒，接殷勤之馀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
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
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
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
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馀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
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
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
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
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
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
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
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
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
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

李陵游说，遂下于理［14］。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
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15］，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
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
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
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16］，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
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塞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
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穽之中，摇尾而求食，积
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
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
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

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17］；李斯，相也，具
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

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18］；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19］；
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20］。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
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
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
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
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
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
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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